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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叶县讲武台东向1公里地，就来
到古村落穆寨村。村口高高矗立一座
古朴的三重檐牌坊，上书三个大字“穆
柯寨”。相传，这里便是北宋巾帼英雄
穆桂英的故里。

穆桂英在史书上没有记载，只是
流传于民间，演义于评书《杨家将》和
戏曲舞台。

相传宋代有一个姓穆名羽的人，
曾是后周皇帝世宗柴荣驾前的武官，
因直言于朝廷被奸臣进谗言，赵匡胤
陈桥兵变后穆羽辞官为民。穆羽听说
讲武台北依汝水可行船，西近幽燕古
道，交通便利，有山有水，四周沃野百
里，是屯兵练武的好地方，于是带女儿
穆桂英到讲武台栖身，住在距讲武台
东1公里的地方。久居成村落，这就是
现在的穆寨，古名“穆柯寨”。

当时宋王朝刚建立，社会不稳定，
盗匪猖獗，百姓便推举穆羽操练民兵，
负责地方治安。穆羽连退多起强盗，
大家称他“穆天王”。穆羽白天教穆桂
英读书识字，晚上教她习练武艺。穆
桂英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14岁时穆
羽就不是她的对手了。穆桂英在爹爹
的教导下，文韬武略，样样精通。

秋后的一天，穆桂英同几个家丁
出去玩耍，在山上看到一条赤链蛇，自
己一身武艺却没法制服，一个家丁随
手从身边扯下一根树条向蛇打去，一
下就打得那蛇卷曲在一起，浑身颤抖
很快死去。穆桂英很好奇，家丁说这
种树条叫“降龙木”，不要说是蛇，就是
真龙也禁不住一打，穆桂英记在心
中。穆桂英投宋后，在天门阵上，就用
此木做大刀的刀柄，劈断了萧天佐金
冠上的两条恶龙，破了天门阵。

话说另一端。北宋初年，杨继业
战死后，其子杨延昭被封为督招讨，率
部驻扎在叶县北的襄城县。

一天，穆桂英出去打猎。见天上
飞来一群大雁，就搭弓射箭射中一只，
追到雁落的地方，正遇上催粮途经此
处的杨宗保。穆桂英得知杨宗保是大
名鼎鼎的杨家将门之后，就邀杨宗保
去家里留住，一来二去，二人互生情
愫，穆桂英就招了杨宗保为夫。

穆桂英跟随杨宗保屡破辽军，立
下赫赫战功，成为百姓心目中尊崇的
巾帼英雄。

据传，穆桂英去世后，她的铠甲、
衣物及兵器就放在穆寨村的井里，有
村民还从井里捞出过一串珍珠；1966
年治理灰河时，发现许多经火烧炭化
的麦子、绿豆等；每逢暴雨过后，穆寨
村的废墟上还会出现粮食被烧过的炭
化物，村民说这是当年金兵火烧穆柯
寨的遗证。

不管这些传说是否真实，但当地
穆姓人认为自己是穆氏后裔，对此深
信不疑。穆寨村有个风俗，村子里演
戏不演《穆桂英招亲》和《双射雁》，因
为他们认为这两场戏是给老姑奶奶脸
上抹黑。

后来人们在讲武台上为穆桂英修
了庙，一直延续至今，穆寨村又为穆桂
英修了牌坊。如果你现在去穆寨村，
就会看到穆桂英庙前的兴旺景象。

岁月悠悠，如今，“穆寨遗址”已被
列为“叶县文物保护单位”。那些神秘
的故事让历经沧桑的穆寨村冲上了热
搜，慕名前来的人们在这里流连忘返，
探寻沉淀在历史深处的巾帼英雄的踪
迹。

穆桂英故里传说
◎刘玉美（河南平顶山）他俩又吵架了。

年近七十的老夫老妻，相濡以沫共同
生活了四十多年，也吵吵闹闹了四十多
年。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架吵过多少，
谁也记不得了。老婆儿是个急性子，老头
子则是个闷葫芦，他俩不管吵得多热闹、
打得多厉害，最多不过两个小时就能和好
如初。他俩就像两杯温水倒在一起，平时
的争吵就像在这水面上划道儿，无论划得
多深，一转眼连个缝隙都没有。

今天的架打得空前厉害，起因却很平
常——老婆儿把晚饭烧好了，老头儿还坐
在沙发上，没一点眼力见儿地晃着脚丫
子、哼着小曲儿，叫半天了还一动不动。
老婆儿便像一般老太太那样叨叨起来，指
着老头儿的鼻子一顿输出，骂骂咧咧半
天，对方却一点儿反应没有，这下火更大
了，生闷气跑进房间，心里满是愤怒和委
屈：天天饭都快喂嘴里了，衣来伸手、饭来
张口地伺候这个老头子，还要受这委屈，
早知道就去儿子那儿了，不伺候这“活祖
宗”，越想越委屈，就泪眼婆娑了！

墙上的时钟嘀嗒嘀嗒，两个小时过去
了。一般这么长时间火都消了，老婆儿细
听门外的动静，想知道老头子在干什么，
但门外莫名沉寂。老头子出去了？这大
冷的天，怎么还不回来？其实，两人年轻
时吵完架都会留空间冷静冷静，老头子常
是那个出去静静的人。可现在这么冷，老
头子有风湿，两个小时了，真怕他身体熬
不住，老婆儿急忙拿起围巾帽子出去找。

积了雪的路显得
格外长，边走边后
悔：这么多年了，老头子
啥性子自己不知道吗？老头
子也不是一无是处，为人正直真
诚，天天乐呵呵的，对晚辈关爱，乐
于助人，不计较得失，街坊邻居对他
评价高着呢……心里不禁后悔，刚才不该
那样骂他。

月亮高高挂在枝头，月光照着她的影
子在街上找了半个多钟头。脚发僵，膝盖
酸痛，步子越发沉重，还是不见人影。老
头子会不会已经溜达回去了？老婆儿调
转方向往家走，盼着开门就能看到老头子
坐在屋里，就像四十年前那样。幸好，老
头子正坐在那儿喝茶，对面还有一杯茶正
冒着热气儿，是斟给她的。见她进来，老
头子眼里闪烁出羞涩的、歉意的、窘迫的
目光，每次吵完架，这老头就是这种目光，
让人觉得是老太婆欺负他了一样，但是，
啥办法，这么多年了，老婆儿就吃他这一
套。

坐在餐桌旁，两人默契地没提刚才的
不愉快，老头儿已经热好了饭菜，没说话，
给她夹了最爱吃的红烧肉。相濡以沫到
如今，情义真切，句句不提爱，但切切都是
爱。夜色渐晚，老婆儿一如往常打来洗脚
水，先叫老头子洗，老头子洗完，又给老婆
子端水，水温刚刚好。什么都不用说，二
人心照不宣，这个寒冷的冬天，有人陪伴，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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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母亲因和人起冲突，大吵一
场后竟精神错乱。我当即接她来脑科医
院治疗，她已年过七十，遭此大劫，真让
人痛心疾首。

诊断结果为老年痴呆症早期，突发
性精神障碍。当时正值新冠疫情，亲属
无法陪护，只能请了护工。我每天虽能
微信视频探视，但看着她日渐消瘦、情绪
低落，鬓发斑白如一团乱草，遑遑又惧
惧，我心里非常难受。

2022年的中秋节，母亲注定要在医
院度过，当时她已入院一周，病情仍极不
稳定。晚上，我下班后带着月饼、水果去
看她。物品由护工送进去，视频见面却
要排队轮候。护工偷偷告诉我，母亲的
病房恰巧就在一楼，我站在楼外路上隔
着窗可以看到她，能面对面讲讲话，不过
她说母亲刚服过安定片，已睡下。我打
听清楚情况，确定那个窗口的位置，约定
隔天再来探视。

回到家，我闷坐在书房里，想起母亲
的遭遇，心如刀绞。母亲是白纸一张的
人，心地纯善，一心一意只为护着她的三
个子女。她平时算开朗外向的，无论如
何也想不到会跟精神病医院扯上关联，
该是受了多大的委屈，才有这般惨痛煎
熬。而我们做子女的呢？我在愧疚中近
乎失眠。

第二天下午，我带着妻儿去探视，直
接在窗口喊母亲。护工先听到，转告了，
然后便听到母亲下床穿拖鞋碎步匆匆出
来的声音。她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
隔着一层细密的铁丝网，出现在窗口。
母亲在窗内，我们在窗外。我看到母亲

浑浊的眼眸瞬间有了光，她以一贯
絮叨的口吻告诉我，昨天的东西收

到了，抱怨买得太多，吃不完，放几天
又怕坏，分了些给病友。见到孙子，母亲
急切地从窗那边下意识地伸出双手，想
穿过窗缝伸出来，那是一双松树皮般粗
糙的手。她想握住孙子抚在铁丝网上的
手，可是做不到，网隙只够伸出一节手指
头。母亲用伸出的指头与孙子拉钩，嘴
唇颤抖，一个劲地念叨：“又长高了，好，
好！好好学习啊。”听到孙子不住摇着手
指叫她安心养病，母亲立马应答：“好，
好，我听话，你也要听话，要天天向上，将
来才有出息。”我和妻子在旁边看着母亲
似乎清醒又不清醒的模样，百感交集。

终究找不到太多话交流，毕竟俩人
相处时间甚少，儿子出生后母亲仅带过
半年，其余只年节时见见面。儿子显得
有些窘迫，不住重复着：“奶奶多保重身
体。”几天时间，母亲两鬓的白发又长出
不少，神情倦怠，不时茫然，像童蒙未开
的小孩置身在陌生的大人堆里，有些不
知所措。

走出医院，夜幕已降临，路灯亮起来
了。那里紧邻着珠江白鹅潭，路边挤满
各种小摊小贩，卖炒粉、冷饮、烧烤的，唱
歌的，弹琴的，摄影的，谈恋爱的，人流涌
动，夜市繁华。我凭栏看着江流奔涌，五
彩灯光零碎闪烁，人来人往挤来撞去，心
里翻腾着母亲站在铁丝窗后的孤独身
影，脊背上窜出一股凉气。

两周后，母亲出院了。她
恢复得很好，跟健康时没什
么两样，只是记忆力有所减
退。我问她是否记得曾住
过院，还过了中秋节，她说
完全想不起来了。这样也
好，但愿她永远想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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